加拿大落基山旅游随感
周锦钦
马不停蹄地畅游了一周，纽约“华人健行社”组织的加拿大落基山之旅终告结束。我不是“华人健行社”的成员，但因借我太太黄慰堂（Wendy）的光，也能躬逢其盛，以家属的身份，全程参与了这次难忘的旅行。回到纽约已经数天，但旅行途中的美妙景象，以及由此引起的浮想联翩，仍然萦绕心头，挥之不去，就信手命笔，以与诸位朋友分享。
最令人难忘的当然是绚丽多姿的湖光山色。北国的盛夏，美得令人目眩心悸。那万里碧空，蓝得那么纯净，那么透明，翻滚虬结的云彩点缀其间，显得那么华美，从来也没有想到，白色也可以有那么多的层次，那么多的色调。湖水清澈见底，平静时像一面镜子，将蓝天白云和崇山峻岭尽揽其中，水天交融，难分彼此。当微风吹皱那一湖碧水时，那水中的倒影又摇曵生姿，幻化成一片片锦鳞，在和熙的阳光下熠熠生辉。山谷更是气象万千，有时身披苍松翠柏，充满郁郁生机，有时又是怪石嶙峋，像一幅幅天然的国画，悬挂在你眼前。飞流直下三千尺的瀑布，喷玉溅珠，扑面而来，那一泻千里的气势，诚如千军万马，奔腾不已。而当瀑布分解成倘佯在谷底的涓涓细流，在岩石青苔间蜿蜒穿行时，又显得那么温顺熨贴，那洪钟似的咆哮，也变成纤巧的低吟，余音袅袅，不绝如缕。那有着五条黑纹、体型纤细的小松鼠，则常会在不经意中，给人一个惊喜。那晶莹透剔的千年冰川，更让人领略到极地的风光，万丈冰原就在眼前，就在脚下，你可以漫步其间，还可因盛夏的节令，而不必担心刺骨的寒流。那些在冰原附近绽开的紫色和黄色的小花，更令人感动，面临酷寒严冬，它们的生命周期是那么短暂，却依然顽强地生长，一岁一枯荣，春风吹又生。我由衷地感到，加拿大真是得天独厚，能将广袤无限的雄浑和清丽脱俗的明艳这么完美地融于一炉。
令人欣慰的是，我们还逃过了纽约创纪录的高温劫难。我们在加拿大落基山时，最低气温不到摄氏十度，最高气温也只有二十度左右，早上常是晨雾缭绕，好像纽约的深秋初冬，在电视上看到美国全境除了旧金山等地以外，都笼罩在华氏九十度以上的蒸笼中，想到纽约的同伴们都在骄阳下挥汗如雨，而我们却能在习习凉风中闲庭信步于高山流水，也有一种情不自禁的窃喜。
生性疏懒，常年局促在纽约蜗居的方寸之地，对于都市车水马龙的嘈杂喧嚣，早已习以为常，麻木到失去反应的程度。 现在似乎开启了另一扇窗户，越窗而过，就可步入世外桃源。古人云，读千卷书，行万里路，而我以往只是自我封闭于书斋，忘了“万里行”中也有黄金屋。这就像是当头棒喝，让我突然省悟到，以前真是虚度年华。
这次旅行还让我身临其境地感受到，促进环保，刻不容缓。由于温室效应，我们攀登的那座山岩的冰峰，冰川的体积已经减少了三亿五千万立方米，失去的相当于总量的百分之六十。一路行来，不断看到标志，提醒我们这儿是1980年时冰川的边缘，那儿又是2000年时的临界点。在在似乎都在控诉人类破坏自然生态的罪行。以前看报见到有关环保的文章，总是匆匆浏览，一掠而过，认为这些都是老生常谈，不必关注。现在看到自1980年至今，仅仅三十年光景，就由于缺乏环保意识，将冰川毁坏大半，感到真是触目惊心。再联想到冰川消融将会给地球带来的浩劫，更是不寒而栗了。我生活过的中国和现在正在生活的美国，是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耗国家，但在保护环境方面，在世界大国中都敬陪末座。美国近来有所改进，而中国最近却因环保措施不力而在世界环保大会上成为众矢之的。我想，我今后会改弦易辙，在促进环保，尤其是促使政府采取有效措施方面，尽一个公民、一个地球村居民的责任。
这次旅行给我敲响的另一个警钟是，必须加强身体的锻炼。其实，五十岁一过，我就感觉到健康状况每况愈下，病症的迹象开始出现，健康指标也逐渐向有病的临界状态靠拢，并有突然昏厥，送医院抢救的事例发生。为此，我改变了饮食习惯，将体重锐减三十磅。也为此专门花了一年多时间，向一位专业老师学了太极拳。本以为这样也算对得起自己了，但这次旅行让我感到，这些还远远不够。对于“华人健行社”的成员来说，这次旅行中的hiking，只是小菜一碟，因为总的来说，是游多行少，基本上只是驾车直奔景点，只有少许爬山行走的活动。但对我而言，仅仅这样，也成为一个挑战。让我感到羞愧的是，我的步履维艰，与同伴的轻松自如，形成鲜明对照。尤其让我感佩的是年逾八旬，比我年长二十余岁的荣先生，在这些山路的攀行中，从不借助拐杖，也不要人照顾，行走途中还游刃有余地不断寻找美景拍摄。陈先生也让我刮目相看，他年龄比我大，却能翻山越岭，如履平地，而且还健步如飞。我已将他们作为楷模。刚回纽约，就买了一个计步器（pedometer），开始在附近的公园疾步行走。
这次旅行的另一个感触是气氛的融和和环境的舒畅，与以前参加旅行社组织的旅行感觉完全不同。以前的旅行，与其他游客一般不会有过多的接触。大家素不相识，也只有几天的偶遇式的相处。而健行社的成员都有数年甚至二三十年的交往，能在旅途中，尤其是车中相互交流。大家相互敞开心扉，畅所欲言，长途旅行因谈笑风生，丝毫也不感到寂寞难耐。自助公寓式旅店也让人有宾至如归的感受，尤其是像我这样夫妇二人住一公寓的。自己做饭，自己安排晚上的时间，自由自在，无拘无束，与在家没有多少区别。以前每次旅游回来，都赶紧做饭，以消除旅途吃洋餐或油腻的中餐带来的胃的不适。这次回家就没有这种需要，因为每天食用的与平时家中没有什么两样。另外，旅行社虽然也在竭力满足游客的要求，但毕竟是商业机构，牟利是第一位的。旅行社常会安排游客购物，以获取回扣。为了竞争的需要，安排的路线一般是旅多游少，赶场似地去了许多地方，许多景点，但往往只是到此一游，根本无法一窥庐山真面目，连感受美景的气氛的时间也不够，只是拍照存念。往往是饱尝鞍马之劳，却收获平平。而这次则截然不同，不但有时间融入美景，而且还能灵活安排，根据具体的需要，延长逗留时间，或者增加新的景点浏览。
最让我感动的是这次旅游组织者忘我的献身精神。梁太太为了找到价廉物美、又近旅游景点的旅馆，早在半年前就在网上大事搜索，在找到我们这次就宿的房子后，不断与旅馆方面讨价还价，敲定细节，争取最好的价位。加拿大的物价本来就远远超过美国，我们这次入住的旅馆又坐落在班芙旅游胜地地区，我们的居所又包括住房、起居室、设备一应俱全的厨房，而每天的房价才在100元左右。这一远远物超所值的收获全靠梁太太殚精竭虑的谋划。这全是无偿的义务劳动。她这么辛苦操劳，却没有领取任何劳务费用，在行程结束的前一天，还将旅游成员缴纳的费用的余款，全部还给大家。这种高风亮节在现今money talks的社会，尤其是物欲横流的纽约，极为罕见。
而这次旅游的策划者黄国祥先生更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。因为这次凑巧与他同坐一辆车，与他有较多的近距离接触，得以了解他的工作和为人，尽管这次行程只是寥寥数天，观察到的只能是一鳞半爪，也令我感佩不已。他除了上班，业余时间都扑在健行社的工作上。每次旅行，都要先实地勘察一下，在大众行走之前，先试走一次，务必做到安全可靠，万无一失。像这次这样需要搭乘飞机抵达的远程旅行，无法做到这样的事必躬亲，他就更不敢稍有怠慢，半年多以前就开始仔细研究景点和路线。在这次旅行途中，他更担任总司令，用walkie-talkie指挥七辆一字排开的汽车组成的浩浩荡荡的车队。哪一辆车跟不上队伍或暂时失去联系，都让他焦虑万分，务必要等到万事无虞后才继续上路。每天晚上，大家都已进入梦乡，他还要挑灯夜战，为第二天的行程未雨绸缪。他以明朝的大地理学家、大旅游家徐霞客为楷模，以徐霞客的事迹和精神勉励自己，鞭策自己，总在考虑如何更上一层楼。他有一份朝九晚五的全职工作，在健行社担任的只是不支薪水的义务工作，却这么认真执着，这么高标准严要求，将全部身心都放了进去。我不由感叹，黄先生以及华人健行社的其他领导和工作人员，真是纽约滚滚红尘中少有的一股清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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